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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陈海担任班主任的第9
年。带过3届高中生，现为河北省邯
郸市某中学初二年级语文老师兼班
主任的他，盼着早点卸任“班主任”。

他说：“太难了！”
小至学生考勤、服装发型检查、

作业收交，再到应对各项评比、巡检，
以及学生安全、家校矛盾、升学压力
等，用陈海的话说，“班级中大大小
小的事儿没有班主任不管的”。经常
是来得最早、下班最晚，班主任也
被称为学校中最忙、最操心、任务
最繁琐的。晚饭过后的办公室里绝
大多数是各个班的班主任。

有句话说，“没当过班主任，就
不算真正做过老师”——班主任是
接触学生最多的人，往往也是与学
生最亲近、毕业多年后学生记忆最
深的人。每年，都有年轻老师跃跃
欲试，走上班主任的岗位，但也有
不少班主任满身疲倦，急着逃离。

近日，记者走入离学生最近的这
个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近距
离感受他们的压力和负担。

难管的Z世代

现在的中小学已是 00 后的天
地，他们被称为“Z世代”，又称网
络世代、互联网世代。

以陈海带过 3 届高中生的经验
为例，他觉得现在是一届比一届难
带。“现在学生的生活条件好，有的
学生学习动力相对欠缺，会抱有一
种心理：反正我学好学差，都能活
下去。”陈海说，另一方面，学生可
以从网络上接触到各种信息，受到
社会多方面影响，学生成长环境没
以前单纯了，也使得老师对学生的
影响在弱化。

面对学生的这种状况，其他任课
老师可能不管，但班主任必须要管。

一段时间在校园里看到其他班
的一位同学抽烟，陈海去制止。学
生一脸不屑地说道：“关你什么
事？” 陈海正要跟他理论，却被这
位学生打断，“再多管闲事，小心拿
刀捅你”。

陈海觉得“有点尴尬”，只好把那
名学生的班主任叫来，但不免生出
一种无力感，“原来管理学生老师没
负担，现在不太敢管。除了说教，好
像也没更好办法。一遍不听，那我就
再说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

这不是陈海一个人的感受。
“现在部分家长对孩子无原则

的溺爱，生怕孩子吃亏，有时学校
出了一点小事，社会舆论一边倒，
认为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甚至有
时不顾是非曲直。”北京市某小学班
主任刘瑞告诉记者，正是在这样的
家庭影响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有
些孩子在学校成了“小霸王”。

2019 年，刘瑞接了一个班。没
过多久发现班里有一个“小霸王”：
常欺负同学，用拳头解决和同学之
间的矛盾。这名学生的妈妈是大学
老师，爸爸是警校老师，“父母都是
高知应该好沟通”。有了这样的判断

后，刘瑞便给同学的妈妈打了电话。
刘瑞没想到，当把孩子的表现告

诉妈妈之后，这位妈妈却说：“打
人？出人命了吗？既然没打坏我们
就不去干涉他。他打了哪个孩子？
让那个孩子打回来，老师这也不让那
也不让，会压抑孩子的天性的……”

正如刘瑞所说，Z世代的孩子本
已被各种信息武装到牙齿，再加上父
母溺爱，很多班主任在管理上遇到了
前辈从来没遇到过的难题。不少班
主任都非常纠结：“管吧，家长不愿
意，孩子不愿意；不管吧，自己的良心
又过不去。”刘瑞说，很多老师是顶着

“触雷”的风险在工作。
压力怎会不大？

无限放大的责任

自从当上班主任，甘肃省兰州
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吴建军几乎每
天早上 7 点到岗。没其他意外的
话，他从考勤开始一天的日常管理
工作，查看作业收交情况和卫生情
况、上课、出操、盯自习、备课、
改作业、监督值日、家校沟通……
可谓马不停蹄。

同时作为学校的被管理者，班主
任还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比如，
突如其来的上级检查、每学期都会有
的运动会、文艺演出、疾病防控、消防
演习等活动，还有来自省里、市里、县
里的各种需要统计上交的信息、材
料、表格等，任务繁琐。广东省雷州
市某小学班主任柯宁曾统计过自己
一学期上交的工作文档，多达320余
项。但其中，有些内容让他觉得并非
必要，“像‘非法集资’要我们提供线
索，这是叫我们到外面去摸排吗？”

不过对很多班主任来说，繁杂的
日常工作还不是让他们感到最累的。

“班主任无限大的责任，才真像
一座座大山压在班主任身上”陈海
说，“学生的安全、成绩、各项评比
等，不管哪方面问题，均由班主任
负责。”

和以往纯粹关注学生的人身安
全不同，“现在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

越来越多，更考验班主任，平时工作
得更细致入微，花更多心思了解学
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某
中学班主任康佳告诉记者，自从当了
班主任，基本 24 小时开机，“孩子出
了任何事，各科老师都会找班主任，
家长也会找班主任，领导也会找班主
任，不敢关机”。

“一次一名学生跟家长闹别扭，
两人谈不拢，家长给我打电话。”北京
某中学班主任邢正龙说，当时是夜里
11 点多，家长跟孩子吵一会儿把电
话打过来，跟老师抱怨完了再继续跟
孩子理论，然后再打过来……“家长
大概觉得老师晚上不需要处理自己
的事，这种事能不能第二天再处理？”

除了来自学校、家长、学生的压
力，如今班主任面临的社会压力更
大。比如，原本有些可以在校园内解
决的事，却被社会或舆论放大。

一段时间，陈海班上有学生打
架，双方家长不依不饶，后来媒体工
作者闻风而至。那时，陈海每天一睁
眼就想着去解决问题，不停地在派出
所、学校和双方家长之间斡旋，“焦头
烂额，整整半个月才让人喘口气”。

与其说这是班主任这个群体的
压力，不如说是社会、家长、学生等多
个群体的焦虑在班主任身上的投射，
毕竟班主任是各项管理制度最一线
的执行者，也是学校管理层、家长、学
生和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

“减负”不能仅靠学校

有人觉得，班主任确实很操心，
但是有班主任费呀！但有几人愿为
了每月多出的500元到1000元不等
的班主任费，而牺牲掉所有时间？

“如果不当班主任，至少可以弹
性坐班，有些节假日正常休息。当过
班主任都会羡慕不当班主任的。”本
来在上学期结束时，陈海就不打算再
当班主任。和陈海同一年级的班主
任共13位，和他想法一样的7位。

新学期开始前，校长挨个给老师
打电话，陈海接到3 次来电，甚至校
长要登门劝说他继续做班主任。陈

海最终答应，现在“已被磨得没有棱
角了，只求稳定，不落后就行”。如果
可以，他只盼明年可以卸任“班主
任”，“再这么当下去，真的撑不住。”

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在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
会“育人·心理健康”论坛上透露一
组针对四年级和八年级班主任的调
查数据：下班感觉精疲力竭不想做
任 何 事 情 的 四 年 级 班 主 任 为
58.7%，八年级班主任为64.8%；工
作时感到身心俱疲的四年级班主任
39.9%，八年级班主任为41.6%。

“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社会要
树立起尊重教育的风气，不要神化
教师，也不要贬低教师。”吴建军
说，“对老师这份职业来说，最需要
好氛围。干任何工作都不容易，当
班主任更不容易，所以需要社会的
一些理解。”

在众多班主任看来，让班主任
只做教师该做的事才是“减负”的
关键。

“任何教育问题都与社会问题
息息相关，教育问题不能与社会脱
节，关起门来单纯做教育是不可能
的。”邢正龙说，不能脱离社会办教
育不等于可以把社会上很多东西直
接拉到校园中，“光是那些评比表格
有多少跟教学直接相关？解决教师
压力过大问题，仅靠学校是不够的。”

陈海希望学校能优化管理，尽可
能减少些可有可无的工作安排，给班
主任“减压”。

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
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
环境的若干意见》。这份被称为“教
师减负20条”的文件，击中了中小学
教师负担重的痛点，明确提出了要减
少督察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减少社会
事务进校园、报表填写工作等。

陈海们在期待着这份文件尽早
落到实处，期待着“班主任的工作就
不会那么难做了”。

（应受访者要求，除吴建军
外，其他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Z世代的班主任难在哪儿


